
小村名鹤
今年是抗战胜利 !"周年，在这

重大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不禁想起
了已经去世 #年多的父亲，虽然他
不是一位抗战军人，但他当时作为
一个文化战线上的热血青年，为民
族的存亡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的父亲杨可扬（原名杨嘉昌）
被大家认知，是作为版画家的身份，
这反而掩盖了他在出版岗位上默默
耕耘四十多年而做出的努力，而他最
初走上革命道路的，正是集版画与美
术编辑、记者于一身的报社工作。

$%%%年，记者陈鹏举曾写下这
样的话：“版画在本世纪的中国画坛
具有一种非常高的地位。因为在本
世纪的上半叶，中华民族经受了沉
重的苦难。中国的年轻的版画家义
不容辞地用刀刻画着风云和气节，
用刀刻写着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年
轮。艺术并不都是象牙之塔的东西，
尤其是在国家危亡、民族受难之际，
有良知的艺术家都会成为一名战
士。遥想那些风雨飘摇、黑云压城的
岁月，一批年轻的版画家，用刀去划
破夜空，去争取光明。这些版画家，
和鲁迅在一起，他们是艺术家，可他
们首先是战士。”

&""% 年，父亲在我们的陪同
下，以 %'岁的高龄回到位于浙江临
安于潜鹤村的《民族日报》纪念馆。
在那里，他深情回忆了 !"年前的往
事，并写下了“鹤村是我一生事业的
起步点”。
在抗战烽火云起的年代，父亲

从一个热爱版画的青年，渐渐走上
了革命的道路，他从浙江的一个小
山村里走出，来到当时作为浙江省
政治文化中心的金华。

$%()年 $$月，中共浙江省委
在金华成立了以骆耕漠为书记，邵
荃麟、葛琴为委员的中共浙江省委
文化工作委员会。父亲作为政治上
信得过，业务上过得硬，工作上能力
强的同志，被骆耕漠（时任中共浙江
省委统战委员、省文委会书记，解放
后曾任全国人大办公厅副主任、国
家计委副主任等职）看中，应邀参加
了《民族日报》的筹备工作。

$%(! 年底，国共合作，全国抗
日情绪高涨，作为国民党桂系四巨
头之一的黄绍竑来到浙江主政，为
了收拾浙江腐败的政治烂摊子，他
除了全新军事布防外，还需要舆论
工具，于是他想到要办一份报纸。当
时打入黄绍竑第三战区司令部担任
政训室主任的王闻识（中共地下党
员）、副主任张爱萍（解放后曾任国
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
中央委员等职）立即向中共浙江地
下党作了汇报。经研究，认为黄绍竑
是我党的统战对象，要力促黄办报
成功。经中共地下党省委领导同意，
$%() 年 $$ 月在金华开始筹办，参
加筹备会的有骆耕漠、邵荃麟、葛
琴、王闻识、杨嘉昌、周佐严，会议决
定利用黄绍竑与王闻识的同乡关
系，派遣王闻识带领一批同志进入
报社。就这样，$%(%年 $月，父亲和
同志们一起来到了鹤村。
定名《民族日报》是立意坚持抗

日民族战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争取民族解放。“民族日报”这四
个字，就是父亲从孙中山先生手迹
中收集而成的。报社选址在鹤村，是
因为它既在前线又不太显眼，既接
近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所在地天目
山，又便于得到中共地下党的指导。
《民族日报》初创时，中共浙西特委
就设在鹤村，利用报社为基地作掩
护，秘密领导着浙西地下党的斗争。
《民族日报》表面上是国民党浙

江省政府的机关报，实际上是掌控
在中共地下党的手里，成了中共抗
日民族文化宣传在浙西的主阵地。
它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说真话、

摆事实、讲道理为办报方针，揭露日
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汪伪汉奸
卖国求荣的丑恶本质，披露国民党反
动派的腐败以及“消极抗日、积极反
共”的阴谋，向沦陷区人民群众传播
抗战的真实消息，深受人民群众的欢
迎，成为抗战时期与《新华日报》《救
亡日报》齐名的第三大重要报纸，
$%*+年的期发行量曾经突破一万
份，以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所处的动乱
年代，这已经是奇迹了。报纸不但在
浙西传播，还发行到皖南、苏北、杭
嘉湖一带沦陷区，甚至影响到上海，
成为向敌人政治进攻的重磅“纸弹”。
那时物质匮乏，办报条件相当

简陋，没有照相制版设备，版面的报
头、插图、采访的速写作品全靠手工
木刻成版，再与文字一起拼版上机
印刷，这种事往往都要连夜加班突
击，以不耽误第二天出报。报社职工
从社长到工人，不分尊卑，薪俸平
等，每月一律支付 &"来元生活费。
报社地处穷乡僻壤，条件艰苦，大家
吃粗粮、睡地板。编辑部是四面透风
的祠堂用木板分隔而成，到了寒冬
腊月，先要烧火把冻硬的毛笔融化
才能工作，炎炎夏日，蚊虫肆虐，闷
热难熬。更危险的是要与混杂在报
社的汉奸特务周旋。

由于《民族日报》的“赤色倾向”

引起当局的猜疑，报
纸的发行量逐步受
到限制。$%*"年下半
年，终于被浙西行署
主任贺扬灵下令强
行改组。在编完当天
的报纸后，王闻识便
带着我父亲等一批
已暴露身份的报人
忍痛离开报社。出于
斗争策略，王闻识与
撤离的同志们在报
上发表了社论，题为
《告别浙西父老》，大
意是：“大敌当前，要
以团结抗战为重，万
勿使神圣的抗战事业
中途夭折。”同时也声
明，他们与《民族日
报》已没有任何关系，
为还留在报社的两
位没有暴露身份的
地下党员作掩护。

我父亲跟随王
闻识从鹤村撤离到
金华后，不久去了丽
水，那时已有一定名
声的木刻家郑野夫
和金逢孙正在丽水
从事木刻运动，于是
他便留在了丽水。

$%*$ 年初发生
了震惊中外的“皖南
事变”，国民党反动
派对共产党人进行
残酷迫害，报社先后
有 $%名中共党员和
进步新闻工作者被
绑架、囚禁，$& 名地

下党员被侵华日寇、国民党汉奸特
务枪杀活埋。$%*$年春，王闻识也
不幸在金华被捕囚禁。因受尽折磨，
最后牺牲于上饶集中营。
《民族日报》从创刊到停刊虽只

有七年，但在抗战期间的文化战线
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尤其是《民族日
报》的初创阶段，更是在中国新闻史
上留下了一部惊心动魄的史诗。

浙江潮
在丽水的日子里，父亲开始全

身心地投入到新兴木刻运动中。他
进入了由木刻家郑野夫、金逢孙等
人创办的一家木刻用品供应社（后
来改为浙江省木刻用品供给合作
社，简称“木合社”），“木合社”的宗
旨是：为适应抗日战争木刻运动的
需要，生产供应木刻用品，编辑出版
木刻书刊，兼办木刻函授班。父亲除
了负责编辑《木合》通讯外，还和郑
野夫合编《木刻艺术》期刊，$%*$年
上半年刚出了第一期，却因丽水地
区连遭敌机轰炸，“木合社”被毁，第
二期一直到 $%*(年“木合社”迁到
福建赤石后才得以出版。
在丽水，一帮进步青年为着一

个共同的目标———宣传抗日，编着
不同的刊物，在这里，父亲结识了许
多朋友。《浙江妇女》月刊 $%(!年 !

月由中共地下党以战时儿童保育院
浙江分会的名义，在金华创办，$%*$
年 *月辗转来到丽水。父亲除了为
《浙江妇女》提供大量美术作品外，

月刊的封面设计、报头、插图等，都
是他用木刻制作出来，大家喜欢他
的作品，也喜欢这位“木讷讷”的朋
友。那时正值日寇进犯浙赣铁路沿
线，天天有空袭的警报，他们只好逃
往城外，不过，这也为这批进步文化
青年创造了在一起商讨国事，相互
组稿的机会。“……他一来立即投入
画画，遇到盛夏，那时没有电风扇，
更没有空调，他只好赤膊上阵，还是
汗流浃背。我们轮流着为他打扇子，
便于他抓紧时间完成任务。相互之
间，建立起兄弟姐妹般的亲密友谊，
大家亲切地称他‘阿杨’，再也不叫
他‘杨先生’了，‘阿杨’这个昵称六
十多年来没有改变……”这是父亲
的老朋友，当年《浙江妇女》编辑秦
秋谷阿姨的回忆。

由于“木合社”被日寇炸毁，工
作人员被迫不得不回老家，郑野夫
则随工作单位迁往江西上饶，父亲
也从丽水到了云和，进了浙江省“合
作事业促进会”工作。他和同事一起
编辑、出版、发行期刊《合作前锋》和
《浙江合作通讯》，这两份杂志实际
上是由中共地下党所掌控，在当时
有很广的社会影响。此外，父亲还为
《浙江日报》主编副刊《新艺术》，并
常常为当地报刊写杂文随笔及提供
木刻作品和报头装饰等。
“皖南事变”后，浙江的政治形

势日益恶化，许多有影响的文化人
先后离去，留在浙江的或者被捕，或
者不断地被国民党当局找去“谈
话”，或者被调动工作而受到控制监
视，白色恐怖笼罩着浙江大地。$%*(
年由重庆中国木刻研究会发起的第
二届全国双十木刻展，分渝、湘、桂、
柳、粤、闽、川、浙、皖、黔十个区同时
举行，父亲承担了浙江区的作品征
集和展出任务。十月初，他冒着被监
察局抓捕的危险，于十月初在云和
民众教育馆如期举办展览会。

在恶劣形势下，$%** 年一开
春，父亲便离开浙江去了福建。

赤石星火
赤石，福建武夷山麓的一个古

镇，很早就是武夷山万里茶路的集
散地之一，也是一块洒满热血的土地。

$%*&年，郑野夫带着“木合社”
从浙江丽水辗转江西上饶再迁至福
建赤石镇，改名“中国木刻用品合作
工厂”（木合厂）。虽说是工厂，却只
有三个铁工，两个木工，总共七、八
个人。镇上没有通电，夜间行路只有
靠燃烧竹片，屋内照明只能点昏暗
的桐油灯，“木合厂”在艰苦的条件
下利用武夷山区丰富的茶木资源，
就地取材，生产木刻刀具和木刻用
的木板及各种拓印工具。通过水路
邮寄到四面八方，供给全国各地的
木刻青年。“木合厂”还以写信的方
式，举办木刻函授班，提高木刻青年
的创作水平，由此壮大木刻队伍，加
强抗战宣传。当年“木合厂”和函授
班的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
父亲到赤石时，郑野夫已奉命

调任东南合作印刷厂厂长，兼管“木
合厂”，这为出版书刊创造了有利条
件。父亲首先恢复编辑了在丽水时
被迫中断的《木刻艺术》第二期，该
期发表了 &"余幅作品，并推出古

元、力群等来自延安解放区的木刻，
及臧克家和郭沫若的《木刻研究会
周岁》、《敬致木刻工作者》等文章。
随后，父亲着重编辑“新艺丛

书”。其中有陈烟桥的《鲁迅与木
刻》、唐英伟的《中国现代版画简
史》、李桦的《水墨画选》、阿杨（杨可
扬）的《新艺散谈》和《民族健康》（木
刻画集、父亲用了“安怀”的笔名）、
邵克萍的《武夷的山、水、茶》（木刻
画集）以及冯雪峰翻译的《现代欧洲
的艺术》等。
在赤石，父亲结识了从江西来

到福建参与经营“木合厂”的邵克
萍，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七十年的
合作与友谊。木刻青年在购买木刻
工具后，纷纷来信咨询如何进行木
刻创作的问题，除了函授，父亲和邵
克萍便萌生了编写一本木刻基础知
识及创作经验技法书的想法，好给
广大木刻青年解疑答难。于是，由郑
野夫提供资料、邵克萍负责封面设
计和插图、父亲执笔撰写的《给初学
木刻者》很快问世了，作为“新艺丛
书”之一发行到全国各地。从 $%*&

年夏到 $%*,年初的近四年时间里，
赤石成为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在抗战
时期的一个孵化器。

$%*' 年夏，“木合厂”举办“暑
期绘画木刻流动展览会”，从建阳、
建瓯、南平、福州、沙县再巡展到永
安。为庆祝抗战胜利，%月底，“木合
厂”将历年收集的 (""余幅木刻作
品，在福州举办了“庆祝抗战胜利
木刻展览会”。
对于父亲和郑野夫、邵克萍一

起卓有成效的工作，社会给予了客
观的评价。
“步入国共两党重建合作组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战争时
期，是新兴版画运动的盛期。……郑
野夫、杨可扬、邵克萍等则在浙江
（后转移至福建赤石）组建了为抗日
版画运动服务的中国木刻用品合作
工厂，先后生产供应全国抗日版画
家创作所用木刻刀两千多盒和大量
木刻版、木刻箱、磨石、砂纸、油墨、
拓印纸等工具、材料，通过设在重庆
等地的供应点，输送到抗日版画家
手里，有力地支持了抗日版画创作。
同时，该木刻用品工厂附设的‘新艺
丛书社’，曾出版发行了不少围绕抗
日斗争之需的书刊。……”———摘自
黄可（艺术评论家）《新兴版画运动》
“新兴版画运动是由鲁迅先生

倡导的，它的兴起，对于中国的文化
艺术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这场由鲁迅倡导发起的、旨在重振
中国版画艺术的运动，在上世纪三
十年代初诞生之时起，就深深扎根
于民众生活和社会斗争之中，抗日
战争爆发后，它更成为宣传抗日救
亡的有力武器。一部新兴版画运动
史，是一部艺术与生活斗争和民族解
放相结合、艺术家与广大民众相结合
的历史。它标志着中国艺术已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正是由
新兴版画运动为代表的。这在抗战时
期武夷山的木刻运动中也得到了最
充分的体现，而杨可扬和邵克萍就
是这一时期新兴版画运动的代表。”
———摘自龚云表《编辑手记》

岁月悠悠- 曾经书写在武夷山
的这段木刻运动的辉煌历史已湮没
在时光的尘埃之下，当年文化战线
上的这些热血青年，大都已离别人
世，但大家没有忘记他们，也没有忘
记抗战———这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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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可扬上世纪!"年后重返报社时与同为'民族日报*记
者的老报人张白怀先生一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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